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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左写着三个字：“景雲里”。景云里为石库门里弄住宅，淡

黄色字体既未剥蚀也不鲜亮，颇有些历史痕迹。

1927 年 10 月 3 日，鲁迅和许广平坐船到了上海，两人先

是入住在共和旅馆，5 天后就搬进了景云里 23 号。那时，景云

里已经住有鲁迅的弟弟周建人，以及文化人士茅盾、叶圣陶等人。

据许广平回忆：“当有许多人等，都云集在这里，颇不寂寞。”

景云里这条里弄有如复杂的毛细血管，步入其中，偶然有

一二老者进出。鲁迅居住过的 23 号在左边第一个“通道”里。

现今杂物自行车无序摆放，也有人从门里出来，居民每每见有

人来访，虽也上下打量，但并不惊讶。

据史料记载，鲁迅在景云里居住的两年半时间里，就在这

一排房子里搬迁过两回，23 号虽位于最深处，但邻居每日打麻

将、唱小调的噪音让他无法写作工作，于是又搬到中间位置的

18 号，后因仍然不堪其扰，又搬到 17 号。直至 1930 年 5 月迁

居拉摩斯公寓。

拉摩斯公寓是个西式洋房，砖红色大楼便是当年日军陆军

司令部。公寓正房里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就是鲁迅。这个房子

之前的主人是一个日本海员，鲁迅是通过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

造租下来的。“日本攻占上海时，有一次房子窗台被榴弹击中，

幸好当时鲁迅外出，未受伤。”

鲁迅很少说起房租的价格，但他会记下“顶费”。那时，

租房子的“顶费”，类似于现在人理解的押金。你交了“顶费”

之后，就获得了这个房子的无限期使用权，甚至还可以把这个

房子再转租出去。

景云里的“顶费”50 元，拉摩斯公寓的“顶费”是它的 10 倍，

据记载，鲁迅在景云里23号的“顶费”一直没退。因为鲁迅搬出后，

那个房子鲁迅让给了柔石和他的小伙伴们，直到 1931 年春节柔

石牺牲，年轻朋友也搬出，那 50 元的“顶费”才退给了鲁迅。

大陆新村 9 号是鲁迅住得最安稳的一处，也是鲁迅在上海

最后一次搬家。在萧红的记忆中，鲁迅家没有沙发，全是硬椅

子。鲁迅在写字台跟前坐的，也是一把木质的圈椅。鲁迅休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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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记忆中，鲁迅家没有沙发，全是硬椅子。鲁迅在写字台跟前坐的，也是一把木质的圈椅。

鲁迅休息，或者琢磨稿子的时候，用的是一把破旧的藤椅。

或者琢磨稿子的时候，用的是一把破旧的藤椅。

站在鲁迅卧室里，会看到一块表，表上的时间永远停留在

1936 年 10 月 19 日清晨 5 点 25 分。有人疑惑，在北京置办了

两套房子的鲁迅，一套是八道湾的房子，一套是西三条的房子，

为何在上海没有置办房子，反而一直租房。

李浩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鲁迅在上海不是不想买房，而是

没打算长住。鲁迅到上海之初，只是怀着“过客”心态，先住

下来歇息一下，再决定去向。1927 年 12 月 19 日致旧友邵文熔

信中，鲁迅坦言：“‘弟’从去年出京，由闽而粤，由粤而沪，

由沪更无处可住，尚拟暂住。”

没想到，一到上海的鲁迅便被友人们的热情包围。特别是

暂居之所离茅盾等作家相近，常有聚谈机会，而且他很快就投

入到创作、编辑和文艺活动当中。这让鲁迅感到一种找回自我

的感觉。上海就这样无意中成了鲁迅最后的栖息地，一个让他

再一次被推到文化前沿的地方。

旧门牌与无题诗

《前哨》的展览上，有一个墨书“镰田诚一”的门牌，

这块门牌呈长方形，本色无漆，历时虽久，但风雨

之迹不甚明显。周海婴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一书中，

周建人回忆，这块牌子看起来不算旧，因当时

只在室外钉了个把个月，时间不长的缘故。

革命年代，这块门牌曾发挥过“避风头”

的重要作用。

1931 年 1 月 16 日，柔石到拉摩斯公寓看过

鲁迅。第二天，柔石在租界东方旅店开会，与 29

个同志被一起抓捕了。柔石是鲁迅的学生，两人

曾共创期刊《朝花》，再加上都喜欢木刻，使二

人亲如父子，单《鲁迅日记》载及的来往就有


